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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夜色明亮清澈。纷纷扬扬的雪下了
一天，这会儿慢慢停了，世界更安静
了。辽阔的天幕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圆
月，月光映着晶莹的琉璃世界，像一个
甜甜的美梦。

她趴在窗前，用衣袖把窗玻璃擦了
又擦，擦了又擦，想看得更清楚一些。
要不是奶奶不同意，她非要把窗户卸下
来不可，或者干脆跑到院子里，跑到大
门外，跑出苹果园，跑到通往镇上的那
条大路上，说不定这会儿就能看到如胭
脂一样好看的梅花了。

她把鼻尖紧贴着窗玻璃，鼻子都挤
变形了，引得奶奶一阵好笑。可那两扇
大门一直稳稳的，像寂极了的夜。偶有
一阵风，呼呼而过，她仿佛闻到了梅花
的清香，心里就怦怦跳，以为这里面一
定响着爷爷铿锵的脚步声。

风走了。院子重归于寂，整个苹果
园也宛若睡着了似的安静。她又一回失
望了。

“很晚了，去睡吧。”这是奶奶多少
回催她了，外面的雪和月亮大概比她记
得更清楚。她才不想记，更听腻了烦
了，现在她的心里只装着镇上沈爷爷家
的那株梅树。那胭脂色的梅花把她小小
的心撑得满满的，月光下，梅花在洁白

的世界里绽放，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的
情景吗？

奶奶让她别等了，沈爷爷一定是把
爷爷留下了。她依旧坚持等爷爷。爷爷
无奈，拿来一件厚棉衣悄悄给她披上。

看梅花在白雪皑皑的情景里盛开一
直是她的心愿。

她没有见过梅花，但自从学会了一
首梅花的歌谣后，她突然迷上了梅花。
有一回来爷爷的苹果园，看到爷爷的桌
上放着一幅画，画的竟是梅花。她欣喜
之下，从桌上拿起一张白纸，坐下来临
摹。一时间，忘记了爷爷冷峻严厉的面
容。

她一直有些怕爷爷。爷爷平时话不
多，喜欢安静，忙完苹果园的事情，就
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写写画画的。有一
回，她和表弟表妹打闹着，在屋子里乱
跑，爷爷把她训斥了一顿。她有些不服
气，又不是她一个人，为啥只训她不训
表弟表妹。爷爷严肃地给了她不容反驳
的答案：她年龄大些，且表弟表妹是客
人。

她沮丧地走开了，自此，心底与爷
爷更是有了隔阂。她有一年多没再来爷
爷的苹果园。后来，即便是来了，也几
乎不曾与爷爷说过话。

当一只粗糙的大手豁然拿起她正临
摹的梅花时，她一惊，差点从凳子上摔

下去。她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怯怯地
去瞅爷爷，等着他的雷霆震怒。却不
想，看到的是一张从没有见过的和善温
柔的脸庞，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爷爷开心
的样子。

爷爷夸她画得好，还说以后要她常
来，他想教她写毛笔字，如果喜欢画画
的话，他也能教她一些。爷爷用的是商
量的语气，她从来没见过的，只是低着
头，什么都不敢说。

苹果园不忙的时候，很少来她家的
爷爷，会买一些瓜子糖果来看她，指导
她写一会儿字。

爷爷那天早早就来了，她还没起
床，爷爷给她爸爸说，到周六周天，让
她去苹果园住两天。

没想到，周五那天，她感冒了，爸
妈都不想让她去，但她不想辜负了爷爷
的邀请，非要去不可。况且，她从来没
在苹果园住过，还有些新奇。

去了才知道，原来是爷爷的老友沈
爷爷家种了一棵梅树，这几天会开花。
果然，等到了周末早上，沈爷爷让人捎
来话，让爷爷去看梅花。正好下雪了，
很应景。

她急切地想去看梅花，给爷爷奶奶
说，她感冒好了，完全没事了。可他们
不放心，摸摸她的脑袋，很烫。任她怎
么说，爷爷奶奶都不同意她去看梅花

了。她知道爷爷也想去看梅花，但她不
能去了，爷爷也说不去了。还是奶奶想
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爷爷去，回
来折几枝，都能看到梅花了。

可是，她从中午等到晚上，又从晚
上等到深夜，雪下得铺天盖地，就是等
不到爷爷带着梅花回来。

终于，她还是睡着了。突然，一阵
幽香在枕边萦绕着，像是从梦里走来
的，太好闻了，她生怕会醒来，紧紧地
闭着眼睛。好一会儿，她睁开眼，先是
看到了爷爷的笑脸，接着是爷爷手里那
六枝胭脂色的梅花。她豁地坐起来，简
直是从爷爷手里抢走那六枝梅花的。

她不顾拿着棉衣的奶奶“当心，多
冷”的叮嘱，跑到院子里，让那梅花开
在雪地里，开在月光下。

爷爷找来绳子，把一枝枝梅花系在
院里苹果树落满白雪的枝丫上，苹果树
在那一刻变成了一棵月光下开花的梅
树。

长大后，她学了画画，成了一名插
画师。她还曾写过一本绘本故事，叫

《苹果上的梅花》，那是她和爷爷的故
事，一个老人为了让孙女看到白雪、月
光、梅花这样美好的世界，等了一天，
又等了大半夜，终于等来了梅花绽放。

（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

白雪、月光、梅花
□耿艳菊

竹园打雪
□韩木先

老家祖屋前有一片竹园，竹子是当
地普通的早园竹。这种竹子不够粗壮，
也不够长，做不成好竹材，一般只能用
来编制普通的日用品，比如洗菜的竹
篮、竹箩筐等。

竹园中间有条宽宽的石板路，规则
的青砖、不规则的白石块混搭的，石头
缝里爬满了青苔，和翠绿的、笔直工整
的竹子相映成趣。我喜欢故意用脚沉沉
地落在石板路上，石板路马上“咚、
咚”地回应；喜欢故意踩石头缝里的青
苔，看到踩不扁的青苔，心里有点不服
气......

直到一场雪来，石头、青苔全被盖
得严严实实，青竹也变成了琼枝——竹
园就有了乐趣。

雪中数竹子，是父亲发明的游戏：
数到100整数的时候,就自己在竹子旁边
堆个雪人。但我们经常数着数着，从20
多直接跳到了 100——在父亲佯装生气

的巴掌下，我们“吓”得笑着往彼此身
后躲......

父亲没辙，就会“惩罚”我们在竹
园“练功”——翻竹子，先找两根挨得
很近的竹子，我们先爬到竹子上去，然
后手脚并用，用力蹬腿，胳膊用力，身
体从头顶翻过去，两手再微微转动，双
脚落地，大多数时候，是旁边负责保卫
的父亲，直接用手帮我们翻过去的......
竹子受到震动，雪自然会簌簌落下。

有些事情，本来很寻常，毫无关
联，就像下雪，就像竹子，但雪打在竹
子上，竹子上雪又被我们晃下来，就生
出了书中所说的竹间飞雪最雅之趣。

若真的来一阵风，“风飘高竹雪”，
自然又是另一种乐趣。

其实无风也无妨，父亲正好一本正
经的开始给我们布置任务——打雪。竹
园里的竹子被雪压得弯了腰，感觉他们
都喘不过气来。父亲拿来几根竹竿，吩
咐我们和他一起帮忙打雪。说实话，打
雪打一会儿，挺好玩，但打遍整个竹

园，真不好玩，我们不乐意，但又不敢
“抗旨”。

最终，我们还是会趁父亲不注意，
丢下手中的竹竿，疯玩起来。我们在雪
地上“咯吱咯吱”地跑着，时不时搓着
发红的小手，时不时回头看看身后黑黑
的脚印，我会趁姐姐没注意的时候，故
意打竹子上的雪，雪滑到姐姐了脖子
里，看到姐姐缩着脖子、龇牙咧嘴抖雪
的样子，我就忍不住大笑，于是，一场

“雪仗”爆发了……
父亲见了，停下打雪的手，一把揪

住我们的小耳朵，问我们，“孩子们，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在竹园打雪吗？”
我们闷着头，无声地反抗。

“竹子积压了太多雪，容易被压
倒，别看我们是敲打竹子的人，我们更
是帮他们抬头挺腰的人，你们是小学
生，犯错的时候，老师用批评教育鞭策
你们，就像我们打雪一样，他也是为了
帮你们走正每一步，为将来你们能挺直
腰板作准备啊！”突然，父亲打雪的手

停了下来，指着竹子旁边的歪脖子杂树
说，“你们看，这棵树，打掉了雪，还
是直不起腰，为什么啊？”

“因为它本来就不直！”我和姐姐齐
声说。

“一个人，要总能抬头挺胸，除了
别人的帮助，也需要自己努力做一个本
来就能很有本事的人！”父亲的话意味
深长。但彼时九岁的我，虽不是太能体
会这些话的意思，却把原话记在了心
里。

后来外出求学，定居都市，回老家
少了。竹园成了我时常的惦念，尤其逢
着大雪，便情不自禁地想起“飞雪有
声，惟在竹间最雅。”也担心年老的父
亲会不会“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如今父亲早已故去，但父亲当年在
竹园说给我们的话，就像竹园落下的
雪，在我心里一直未曾消融。

（作者系湖北省武汉市文学爱好者）

有鹤翩然
□程应峰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文学爱好者）

一只受伤的仙鹤，化作一美丽女子，与搭救过她的青
年走到了一起。只是，女子为青年立下了规矩：在她织布
的时候，千万不要偷看。

第一次，青年忍住了；第二次，他还是忍住了。但到
了第三次，在好奇心驱使下，他想探个究竟的念头占了上
风，终于，他悄悄地推开了织纺间的门。那一刻，他看见
一只鹤——一只正拔下自己身上羽毛织布的鹤，血污斑
斑。这一场景，让他顷刻昏厥过去。

在他昏迷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耳畔飘忽：“好人，我
最难看的样子被你看到了，我注定无法在人间待下去了。”
鹤虽然恋恋不舍，终究还是离开了。这位青年，因为好奇
心的驱使，逾越了规矩，亲手结束了属于自己的本当可以
继续下去的美丽童话，陷入了不尽思念的凄苦之中。

春秋时期，有一位国君，好鹤。“自苑囿宫廷，处处养
鹤”，且所养之鹤皆有品位俸禄，“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
士俸。”每逢出游，都会使鹤随行，并号之“鹤将军”。

因为好鹤，他对贡鹤、养鹤之人大加犒赏，而对民众
疾苦漠不关心，“民有饥冻，全不抚恤”，只一味“暴敛于
民，以充鹤粮”，致使民怨沸腾，官兵远之。

适逢外族来犯，官兵全无抵御之意。还说：“君有鹤将
军，自可御敌，何必要我们！”结果可想而知，他亲自披挂
上阵，战死沙场，尸骨未存。这个国君是春秋时期的卫懿
公，卫国第十八任国君，因为无视生民疾苦一味好鹤，最
终丧失了国家，丢掉了性命。

传说有一州官，为政廉洁，爱民如子。他为官之余，
最大的乐趣就是养养鹤。然天公不作美，遇上了大旱之
年，野菜挖尽，树皮扒光，百姓逃亡，十室九空。目睹此
悲惨情景，他彻夜不眠，多次呈书京都，求御旨开仓济
民。一等再等，音讯杳无。他不忍百姓处于水火之中，私
自下令，开仓放粮。一时间，民间有了久违的欢声。

然而，他面临的，却是杀身之境。法场上，监斩官问
他有什么要求时，他一声长叹，说：“我生平最喜鹤，亲自
养了两只，三年前飞走一只，现在家里还有一只，在我临
死前，让我再喂它一口食吧。”

监斩官差人从他家里把那只白鹤牵来。他亲自剁肉喂
这只白鹤。往常，鹤见主人，总是展翅起舞。而此时此
刻，白鹤却是两眼含泪，不住地对空长鸣。不一会，半空
中一声鹤鸣，一只白鹤凌空而下，正是三年前飞走的那
只。两只久别的鹤，交颈而鸣，像是在商谈着什么，此情
此景，在场的人无不喟然长叹。就在监斩官下令开斩之
际，两只鹤展开双翅，交叉成一平板云，托起主人腾空而
去。

这位开仓济民的清官叫丁令威，据传，他后来得道化
为仙鹤，成为后人景仰的圣明。

常人心目中，鹤，是美丽的，圣洁的，灵性的，是有
君子风范的。正因如此，唐代诗人白居易才会有“晴引双
鹤舞”“闲遣鹤看船”“枕前看鹤浴”“薄暮引鹤归”的逸
致。北宋诗人林逋才有了“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心性。

可以说，翩然于尘世间的灵性的鹤，知善知恶，知是
知非，因人而异。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它给人带
来的，定然是截然不同的生存处境和人生际遇。


